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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车拐入了窄小的土路
湿地公园以稀有的荒芜招待了我们
卷起的烟尘一度使我产生错觉
恍若多年前的一次归乡

芒草，芦苇，枯荷，马尾松，露兜树
草木们在晨曦中以一种乡村方式醒来
我们惊叹于眼前大自然的原始之美
而藏匿于草丛树上的鸟鸣也惊叹我们的

惊叹

我与友人跳上岸边的绿色小船
欲摇渡到水中央去摘一朵童年时的残荷
摇晃嬉笑惊飞了草丛中的一群野鸟
我迅速地举起相机捕捉了它们

多年后我们和飞鸟已不在人世
这样美好纯净的日子还将继续
在清晨，新的人们在晨曦中来到这里
同样的鸟鸣和芬芳招待了他们

海尾湿地公园
■ 陈有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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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琼中采访的第一天，正值盛夏
酷暑。从海口坐车一百二十公里，颠
得头晕脑胀才到达琼中。一路上的景
色奇美壮丽，椰林树影，渐渐变换成热
带雨林，参天大树古木林荫，层层叠叠
起伏不休，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给人一
种苍茫无尽的意象。

这个夏天，琼中女足的事迹在发
酵、热传，我慕名前来。主人似乎并不
急于带路采访，说是先让我们感受几
天当地的风土人情。于是在黎乡，在
郁郁苍苍的山水包裹之中，我们有幸
触摸到这块土地上最原始、古老的黎
族文化元素。在一个山风徐徐的黎族
村寨，村民们用地道的黎家饭菜、香醇
的黎家山兰酒、最高的待客礼仪热情
地款待我们。听了一晚激越的黎族山
歌，宾主已微醺在山风中。大家唱着
黎歌，一路相拥走下山坡，在蛙声四起
的夜色里挥手作别。

如果你觉得幸福，你就挥挥手；
如果你觉得有情，你就挥挥手；
如果你觉得快乐，你就挥挥手；
如果你觉得爱我，你就挥挥手。
那个温暖感人的画面，像电影镜

头般隽永得让人难忘，刷新了我对琼
中的原本印象。当我带着这份感动，
重新审视这个地方时，发现这个古老
的民族，在长期与大山打交道中，融入
世世代代的感情。他们依山而居，繁
衍生息，滋长了黎族文化，造就了黎族
风骨，它所迸发出来的一种民族精神
力量，几乎无处不在地渗透到这里的
每寸土地里。而我所采访的对象——
琼中女足，也正蕴藏着这样一种强韧
不屈的民族精神力量。

在琼中女足训练基地二楼教练办
公室，我采访了琼中女足主要创办人
之一、主教练肖山。肖山留着利落的
寸头，眉目俊朗。黑黢黢的肤色，是长
期不戴帽子太阳照晒的结果，像极了
琼中当地的土著。他正在指挥工人搬
东西，屋子里新添两株枝繁叶茂的绿
植，一股绿意扑面而来。

肖山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出口成
章，侃侃而谈。他曾经当过老师，教
练，上过电视，做过报告，讲过学，出过
国。这些经历让他的视野高于常人，

他活得明白、通透，知道自己在做些什
么。在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滔
滔不绝，女足故事被他讲得生动有趣。

一
“你过来吧。”
“我再考虑考虑。”
“还考虑啥呢。男人就得干脆

点。你来我这边，一起做点有梦想的
事，拉一支足球队起来。”

隔着数千公里的距离，父亲谷中
声的电话在某个深夜清晰地响起，打
破了房间里的宁静。窗外是繁华的大
都市，流光溢彩，车水马龙。肖山接通
电话，父亲焦灼的心情，热切的期待，
迫不及待地从话筒那边钻了过来。

退休后在海南养老的谷中声，依然
有个矢志不渝的梦想——在海南组建
一支足球队。年过花甲的他，和几个朋
友到海南中部转了转，便一头扎进了琼
中这座小县城。他被当地黎族姑娘吃
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她们
从生下来就在大山跑动，四肢协调，身
体灵敏，她们隐忍、顽强、向上，这些正
是竞技场上最宝贵的品质啊。

为此，他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决定：通过体育扶贫，在琼中成立一支
女子足球队。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琼
中当地政府的支持。血气方刚的谷中
声与知人善用的琼中中学校长一拍即
合，琼中女足在设想构建上初见雏形。

谷中声曾是山西足球队主教练，
中国最早的一批足球工作者。这个从
事一辈子足球工作的老人，从未放弃
过中国足球梦，他虽精神矍铄，但考虑
到自己的年纪，为了球队的建立和健
康发展，他劝说儿子肖山过来当助教。

受父亲影响，肖山从小酷爱足球，7
岁开始练球，后来凭着精湛球艺进入省
队，成为主力队员。上海体院毕业后，
到湖南一家男足俱乐部当教练，月薪丰
厚，生活稳定。对于父亲的召唤，他很
难抉择。谷中声反复对他敲打的“梦
想”二字，让他的内心感到一阵刺痛。

球员时代没能进国家队，是他此
生的遗憾。如今的他，离自己曾经的

“想进国家队”的梦想渐行渐远，父亲
的话无疑让他重燃了希望。“能培养
一两个进国家队的球员，我这一生也

将无憾了。”
二

面对父亲远在深山里的召唤，经
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破釜沉舟，
搏一回。两天后，一架银燕划破长空，
降落在美兰机场，肖山的身影从机舱
里走了出来。

2005年7月28日。肖山辞去男
足俱乐部教练的职务，随父亲转战海
南，到琼中中学担任体育支教老师，兼
足球教练。

从海口至琼中，行中线高速，下了
高速，顺着307省道，驱车经蜿蜒的山
路驶入琼中境内，近百里的山路九曲
回肠。山路弯道多，肖山被转得晕头
转向，终于抵达县城，整个人是懵的，
一时间分不清东南西北。

夕阳下的小县城，像一幕老电影
从车窗前晃过。县城到处尘土飞扬，
路口仅有一个红绿灯，连个出租车的
影子都没见着。

肖山的预想，是要来此大展拳脚
的。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虽说上阵父子兵，不失为一桩美

谈。实际情况却是，组建琼中女足，启
动资金仅有十万元，办学经费拮据。
更让人无语的是，一个月只有一千来
块钱工资，又处在深山岭坳，交通不
便，远离现代化的便利条件，一切都是

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考验。
学校里的校舍低矮简陋，一张破

旧木床，一只磕了边的瓷杯，灰白色的
床单皱皱巴巴，歪了头的电风扇，像台
拖拉机哼哧哼哧叫了一夜。雨是很晚
才落下的，纤细雨丝从玻璃窗飘下来，
不绝如缕。肖山在宿舍房间里来回踱
步，阴郁的天气让他对未来的前途未
卜有些担忧。

那个夜晚，肖山几乎半宿未眠。
平时，他喜欢四处旅游，在不同的

地方停留，他喜欢一种闯入陌生环境
里去征服的感觉。而此时，在这人生
地不熟的小县城，好似被抛离了现代
文明，面对连绵不绝的远山山脊，他生
出一种回到蛮荒的孤独感。

翌日清晨，他推开窗，触目所及一
片惊艳。阳光穿过婆娑树影洒在山林
之中，树叶青翠欲滴，空气像水洗过般
清新怡人。视线尽头，群山连绵起伏，
云朵轻盈，宛如漂浮在碧蓝的海面
上。晨雾缭绕的百花岭，像披着婚纱
的新娘，羞涩地低头颔首，静默不语。

他想，这座山城如此广阔，地势如
此不均。置身山峦之中，就像跌在一
个谷底，唯有想尽办法积蓄力量，奋力
冲出一条捷径来。

别无所长，唯有足球。
用他的话说，要把足球玩好，玩到

别人抵达不到的境界。
可这琼中腹地的一座座深山，犹如

横亘在黎族村民和外界的天堑，要想让
世世代代封闭在这里的孩子们走出深
山，他必须打破重重桎梏，全力以赴、负
重前行。正如《论语·泰伯》所言：“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琼中以山道险峻闻名。正因为险
峻，革命战争年代，黎族领袖王国兴、王
玉锦领导黎族、苗族同胞发动白沙起
义，在黎母山区坚持最后的游击战争，
为琼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
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谱写了中国少数
民族革命斗争史的辉煌篇章，琼中因此
成为闻名全岛的革命根据地。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山脉蜿蜒，林
海茫茫、山高水长。位于西北部的黎
母山常年拥绿叠翠，云遮雾罩，孕育了

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山色青黄，此
起彼伏，置身山深，一碧万顷，山泉则
在一旁缓缓流淌，似有道不完的渊源
流传。黎母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亦非常
丰富，已查明的动植物物种就达4300
多种。这里有海南岛最丰富的自然资
源，实乃福地宝地。奈何村民坐拥美
景，贫穷却如影随形。

“奇峰望黎母，何异蒿与邙”，北宋
大文豪苏东坡如是赞美海南黎母山，
却不知这里还有闻名遐迩的百花岭，
美若仙子深藏闺中，当时都没得到很
好的开发和利用。

作为我国热带雨林保护较为完
整的区域之一，这里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是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
三大河流的主要发源地。长期的道
路交通闭塞，致使这片地区始终保持
着原汁原味的古朴、粗犷与野性，仙
境般的美景随处可见。若在山中居
住数日，定会不知魏晋有汉，亦忘了
尘世流年。

然而，谷中声和肖山此番的重要
任务，是寻找继承中国足球希望的后
起之秀，山水的秀美只能先搁置一旁。

奔波数日，肖山随谷中声走访了
十几所学校，二三十户黎族家庭，去看
那些山里的孩子们。

孩子们躲在门后或树下，害羞胆
怯地打量着他，眼神干净而清澈。他
的胸中像被什么堵住似的，憋得很难
受。与那些澄澈的目光对视，他的眼
眶逐渐温热起来。阳光均匀地涂在他
的脸庞上，那些棱角雕塑般分明。

眼前的一切，让肖山意识到，如果
她们不走出山去，必将面临着和大部
分同龄人一样的命运，初中毕业后就
得嫁人。这些深山黎寨里的穷苦孩
子，习惯了在课间自己用简易的灶台
做饭，几个人挤在木板搭成的床铺午
休。好在她们常年在山野奔跑，锻炼
了耐力。她们早熟独立，倔强、坚韧、
不服输。这不正是中国足球求而不
得、难能可贵的梦想力量吗？

组建琼中女足，这条路会异常艰
难。肖山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我要
把这些女孩带出山去，让她们通过足球
改变命运，也改变中国足球的命运。”

只要我能，找到
那条又弯又长
布满野菊花的小径
穿过鹧鸪声声的茅草园
看见一棵粗壮的野枇杷树
外婆家就近了——
然后翻过一座小山
经过一个木薯地
一小片池塘边的甘蔗林
就快到了——
只要我能
看到那开在村口的
红色的打碗碗花
还有一些列队欢迎的
飞舞的小蜻蜓、小蝴蝶
以及忙于衔泥筑巢的
小燕子，在愉快地交谈
外婆家就到了——
当然，为了顺利到达
在出发的途中
我一定得遵照妈妈的嘱咐
必须摘几根剑麻草
扎在帽沿上

去外婆家的路
■ 郑朝能

我真正对黎山的认识和感知，
来自于黎山的植物。

桢桐，我从小就认识的一种植
物，故乡人称它为“雅圣”。（雅意为

“药”，圣为“救苦救难的观音”）从这
个名字可以得知桢桐在故乡人心中
的分量，他们把桢桐视为观音赐给的
救命草药。桢桐生长于湿地、山沟、
洼地以及村前村后，高2米左右，叶
宽，广卵形，绿且密集细毛，花红色，
花序如伞，花萼细小，漏斗形，花蕊细
长，花苞形如蝌蚪，果圆而小。因此，
它还拥有多个别名——香盏花、百日
红、红苞花、状元红。

盛夏，桢桐花盛开在山野，在乡
村间的阡陌小路，溪河塘坝。一丛
丛，一簇簇，红灿灿的，散落在山野
间，点缀青山绿水，把大地构成一幅
幅缤纷多彩的图画。盛开在黎家人
的村前村后，一株两株，与黎家人相
亲相伴，相依偎着。桢桐看似极为
平凡，却演绎着许多动人的人生故
事，摇曳着蓬勃的生命。

我在黎山长大，对桢桐十分熟悉
和了解。别看它只是乡间的一棵野

草，却能治疗痈疽，疔疮，乳腺炎，关节
炎，湿疹，牙痛，痔疮。小时候，家门前
不远的椰树、槟榔树下生长着两三株
的桢桐。宽大翠绿的桢桐叶，红灿灿
的桢桐花，给缺少娱乐的乡村孩子带
来无限的乐趣。

桢桐少两三株为一丛，多七八
株为一丛，枝繁叶茂，是孩子们玩耍
的好去处。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桢桐
树下玩接石子，累了折一枝桢桐花
做成圈戴在头上扮公主。有一天，

我头戴桢桐花兴高采烈地往家跑，
想在母亲面前炫耀自己有多漂亮。
当我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没曾想到
正蹲在地上切猪菜的母亲，看见我
头上的桢桐花，猛然“唰”地站了起
来，左手迅速摘下我头上的桢桐花，
右手“噼里啪啦”雨点般地落在了我
的屁股上。当时我无法理解母亲为
何因一朵桢桐花，几片桢桐叶而发
怒，甚至动手打我。后来我的屁股
上长出一个大如乒乓球，红如熟透
了的荔枝的热疮，钻心的痛，坐立不
得，寝食难安。母亲每天摘门前的
桢桐叶，用火烤敷在毒疮上。一天
敷上三次，而且必须是鲜的桢桐叶，
用一次摘一张。毒疮好后，一丛桢
桐便光秃秃，只剩下芽心了。奶奶
膝盖关节痛，难于行走。门前的桢
桐被我用完了，母亲只好走很远的
路到野外去找桢桐回来，在桢桐叶
里加米酒舂烂，用热火灰温热，敷在
奶奶的膝盖上，又用清水煮桢桐根
水让奶奶喝。半个月后，奶奶能下
地走路了，我终于明白我折摘桢桐
母亲打我的缘故了。

一
堑对村。
走近它，我看到风摇动着树叶，把我的心

也摇乱了。
喝一口黎家牛大力酒，我们唱起了《久久

不见久久见》。
歌声让我的心像槟榔花的香气，在乘坡河

上自由自在地飘荡。
这时候，我会把尘世里的功名统统放下，

扯起嗓子吼几声。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表演，虚幻的功名经不

起时间的敲打，就像羽毛一样轻，还不如我们
一起喝酒，一起唱山歌，在天地间潇洒。

这不是什么豪华的晚宴，这是心与心交
流，珍贵的人生体验，让我内心闪动光芒。

啊，就让我们的心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让我双手合十，为你们祈祷，保佑我的黎

族兄弟姐妹。

二
船型屋、鱼型纹、大力神展示民族风情。
路旁火焰木、风铃木、三角梅怒放的花朵，

仿佛热情似火的黎族兄弟姐妹。
灵芝酒、山兰酒、牛大力酒，把我们的心点燃。

堑对村（节选）

■ 乐冰

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部分获奖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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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家打柴舞》（摄影） 张茂

由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海南省作家协会、海南省文学院和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办的
以海南“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的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经过近半年的征集，得到了社会各界作者踊
跃投稿。1月21日下午，作品颁奖仪式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沙龙在海口举行。本版择取部分获奖作品刊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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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黎母山的白石岭脚
下，它是白沙黎族自治县东边偏僻的
细水乡，乡域有二百多平方公里，但人
口不逾六千，就在这么个地僻人稀的
深山里，竟然遗存着消失已久的黎族
老古舞。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伶人
学子都前往造访探秘，于是这就成了
当地的一个亮点，人们热聊的话题。
而最令我惊奇的是这古老的黎族祭祀
舞居然于2010年入选了第三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作为一个细水本地人，生于斯
长于斯，但对老古舞的来历却知之甚
少，印象模糊。曾记得上世纪80年代
中期，我到坡合小学任教，在马一村有
幸和老古舞传人国球爹相遇相识，此
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而我年方弱冠，
我觉得国球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
人，而我自小就受到山里的民俗民风
所熏陶，特别喜欢听老人唱的山歌和
讲古，这便是我和国球爹能聊在一起
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交
情日益深厚，终于成了不离不弃的忘
年交。每逢有番薯酒出锅，他便邀我
到家相酌，他那动听的黎歌至亲调便
随着碗里的酒香一起飘扬起来，很醇，
很美。那一条又一条古老的神话般的
黎族民间故事，总是随着酒量的添加
而流淌不尽，我常常听得如痴如梦，回
味无穷。有一回酒酣情动之时，他竟
以塑料桶代鼓，锅盖当锣，忘情地敲打
起来，咚锵、咚锵、咚咚锵……鸣响声
节奏强烈，拍数分明，我不由自主地抬
起脚来，随着节奏做出踏地动作，他开
怀大笑，他说，阿平，你懂不？这是咱
黎族老古舞的锣鼓经，前人传承到我
这里已近二十代了，但是我好久都没
跳了。我最怀念的还是上世纪50年
代中期跟随县文化馆领导带领的黎族
文艺表演队到广州参加全国少数民族
文艺汇演，我们表演了黎族老古舞，观
众的掌声像雷声一样的响，我们都好

激动哦！说完，他竟情不自禁的哭了
起来。

2005年夏季的一天，我村的王氏
家族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祀祖先神灵
活动，王家请来了本乡老古舞队，舞场
就设在村头空旷地上，只见一排排竹
子井然有序地竖立在宽阔平坦的地面
上，竹子约有两米高，行距间有一米
宽，据说共用了一千二百根竹子，难怪
放眼望去展现在面前的全是直立的竹
子，每根竹子顶上都插有一炷香，燃烟
袅袅，特殊的香气使人浮想联翩。另
一端则分两行摆放着12个舂臼，全都
倒置着以底朝天，以便当案台使用，上
有盛米碗一个，鸡或鸭蛋一枚，三角旗
一面，燃香三支，此番布置又多了一层
神秘感。

在祭祀案台前，我见到了正在忙
碌的老古舞代表性传承人钟朝良和王
仁召，两位老人已到耆年，但身板挺硬
朗。老古舞的另一传承人王有春，是
我的初中同学。

叙旧之间，忽闻锣鼓咚锵，唢呐声
声，大锣小镲等乐器一齐奏鸣，有春
说，要起师了。我忙问“起师”何意？
他回答说就是祭祀祖先仪式开始了。
这时只见朝良爹头戴方角彩帽，身着
红色长袍，腰系红带站在祭台之上，吹
鸣三声牛角号，右手摇动手中带环的
短剑，铃铃作响，口念咒语，宣告祭祀
开始。有春是舞队的领舞人，他头裹
红巾，身穿红色中袍，着红裤，腰系红
带，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个叫

“筒”的器物，右手持着一支筷子和舞
队压阵人仁召爹站在祭台前朝四方跪
拜，黎语把这种形式叫作“拜道场”，此
时的仁召爹和有春身着一样的服装，
但他手中持的却是一支拂尘，状出“鹿
尾”。他俩在祭台前一起舞动起来，动
作奇特，虔诚、庄重。完成一系列动作
后，有春手持的筷子向前一指，迈步前
行，列队在旁边等候的舞者跟随着进
入竹阵里，这舞队的队员都头戴面具，
打扮成各种角色，舞蹈诙谐有趣，惹得
众人哈哈大笑，这热烈活跃的气氛使
我不由地想起本乡的一句俗语：无味
就去看人跳斋。原来，观看“老古舞”
也能调节人的身心平衡。

最后一个环节是在快板的鼓点声
中舞队在舂臼阵，竹丛阵中做太极图
形循环往复急速绕行，那阵势犹如一
条长龙腾挪盘旋。啰啰啰呼呼呼，咚
咚咚咚咚咚……吆喝声，欢叫声，鼓点
声汇成一片，声势浩大，响彻云霄，震
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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